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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星聚恨恨道：“台湾有这样的悍匪横行，
老百姓还怎么活？”

“是呀，其实前任同知林大人在任时已经对
治下的几股土匪制订了详细的剿匪方略，然而，
就因为在铜锣湾的抚番失利，岛上有人组织联名
向巡抚衙门弹劾，结果林大人以抚番不力的罪名
被罢，而吴氏兄弟就越发嚣张起来了。唉！”徐
芬叹道。

“不行，这样的情况绝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你们准备随我去府衙见刘大人去！”陈星聚说着
已经取下了帽架上的帽子。

“刘大人到！”一声禀告从门外传来。
陈星聚一惊：“快随我出迎！”
山上，扒开眼前的灌木，吴阿富和一群土匪

狡猾地观察着山下。
山脚下的几个山村呈品字形散落。此刻正值

清晨，山村炊烟袅袅，偶尔可见村里有人走动，
还可听到零星的鸡犬声。

土匪们判断出这里没有任何防备。麻脸凑到
吴阿富的身边道：“二当家的，已经看了这么长
时间了，没有发现任何防备，动手吧？”

吴阿富眉头紧拧：“好，听我号令，准备……”
“慢！”一旁的丘阿朗急忙上前阻拦：“二当

家的，还是派人告知一下大当家的吧，万一……”
吴阿富怒了：“万一个鸟！老二就当一回家

了！弟兄们，给我冲！”
一声呼啸，众土匪号叫着冲出了树林。
锣声骤响，村子里像炸了锅一样乱成了一

团，本就狭窄的小街被四处逃奔的人塞满了，哭
声、叫声和狗的狂叫声交织在一起喧闹着。

随着一声铳响，一个六十多岁的山胞长老出
现在街心庙前的台阶上，他的身边迅速围上来几
个年轻的族中汉子。

长老对乱作一团的人群高叫：“都不要慌，
女人和孩子都往后山上跑！快！”

一个手持梭镖的青年挤到长老身边说：“长
老，这土匪从来没有闹过咱们这儿，今天是怎么
了？”

长老道：“来不及说这些了，你们快去分头
告知中、七两村，让他们赶快来打土匪！快去
呀！”

几个年轻人应声而去。长老又回头对身边持
梭镖的青年道：“你快去淡水报官，快！”

“是！”青年应声跑了。

长老这时已登上庙前的台阶高声喊道：“族
中后生们！土匪进村了，他们要杀人、放火，族
里的女人要受他们的祸害，咱们是男人，不能让
土匪祸害我们的族人，都拿上家伙跟我走，和他
们拼了！”

“走啊！去杀土匪啊！”喊叫声中，黑压压
的一群山胞汉子在长老的率领下像海水一样向村
外漫去。

签押房里，陈星聚正指着地图和刘敖讨论剿
匪的步骤。看起来他的计划已经向这位新来的顶头
上司和盘托出，并且得到了府台大人的高度认可。

果然，刘敖在听完陈星聚的讲说后当即拊掌
大笑道：“陈大人不愧在大陆剿过匪，您这招釜
底抽薪彻底把土匪剿灭的法子我看可行，这次来
就是想知道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

陈星聚却不像刘敖那么高兴，他仍然是有些
犹疑：“想是这样想，但是我需要一个机会；大
人请看，咱们如果进山去剿，他们地形熟，山里
边情况复杂，很难把他们一网打尽，如果能把他
们引出来……”

“报！”随着叫声，一个衙役跑了进来：“禀
大人，穹庄来报，土匪进他们的村子了！”

几位官员同是一惊。
刘敖急问：“多少人？”
“尚不清楚。”
陈星聚急忙吩咐道：“速去查清楚，看土匪

是小股骚扰还是全部出动！”
衙役应了一声转身离去。
陈星聚却显得有些兴奋地对刘敖道：“大

人，也许机会来了呢！”
刘敖不解了：“啊？”
陈星聚回身案前指着地图说：“大人请看，

听说土匪过去从来没骚扰过这里，今天怎么突然
吃起窝边草了？我觉得他们不会是全部出动，如
果是小股，我们就把他围在这里，大兵埋伏起来
等大股土匪来救，然后把他们引进村里，到那个

时候，我们大兵齐出，把他们……”他做了一个
一举消灭的手势。

刘敖高兴了：“他奶奶的，这下再不能让他
们跑了！”

陈星聚却还有打算，他试探地问道：“大
人，就不想把他的老巢给捣了吗？”

刘敖一惊：“呵？你的胃口也太大了吧？难
道你还有什么锦囊妙计？”

陈星聚正色道：“对，我就是要用个绝户
计！大人，如果我们现在去穹庄，把去那里的土
匪给拖住，大股土匪必然来救，这个时候派兵去
大科坎通往穹庄的路上秘密埋伏，循迹摸清土匪
的老巢，等大股土匪离寨而寨内空虚之时而将它
一举捣毁……”

不等陈星聚说完，刘敖就兴奋地打断了他：
“奶奶的，你老陈运气好哇，想啥就来啥。其实
咱老刘打上岛的第一天就想把这股土匪给彻底灭
了，但是苦于摸不清他们的老窝。这回……不说
这些了。既然你已经有了这么周详的计划，这里
又是你同知衙门管辖，说吧，准备怎么干？”

陈星聚摇摇头道：“光我准备可不行。您是
府台大人又是兵备道，您手里有兵权，离了您我
什么也做不成！”

刘敖大手一挥：“别说那没用的，你想让我
做什么？”

陈星聚道：“大人，您得给我兵！”
刘敖一听，也不答话就朗声对外喝道：“乐

文祥！”
“到！”六品武职装束的乐文祥应声进来，

对面前的两位大人躬身施礼。
刘敖拉着陈星聚对他吩咐道：“老乐呀，带

你的人跟着陈大人，不光是打仗，你得给我好好
保护陈大人，如果他有一丝闪失，你就不要回来
见我了。明白吗？”

乐文祥挺身拱手：“是！”
陈星聚见状忙道：“谢二位大人！府台大

人，怕是还要烦劳您……”他趴在刘敖的耳边小
声说了几句。

刘敖听完后点了点头道：“放心，你只管打
你的，那边有我！”

见几位大人一直对自己视而不见，徐芬急
了：“二位大人还没给下官派活呢！”

刘敖笑了起来：“哈哈……这么大的事怎么
能少了你这个大甲司呀？陈大人，和山胞打交道
不能不带上他们呀！哈哈……”

就在陈星聚开始进行他和刘敖共同制定的剿
匪计划的同时，淡水教堂的一间密室里，当年的
利玛士，现在已经改叫玛士的牧师在听完面前的
罗豹的汇报后霍地从沙发上跳了起来：“什么？
这群蠢猪，蠢猪！”

自到台湾以来，玛士牧师和他带领的人员是
打着受国内教会指派来台筹建新教堂的名义，暂
时在淡水这座已经有几十年历史的教堂里存身
的。其实，他肩负的使命只有国内的情报机关和
戈巴将军清楚，而主持这所教堂的拉奥神甫并不
知道，但是他却得到国内教会的指令不能过问玛
士在这里所做的一切，因此玛士名义上虽然是牧
师，但所做的一切都不需要经过拉奥知道而十分
神秘。

此刻，就是因为他之前已经得知陈星聚要对
山里的吴阿来动手的消息，所以就派罗豹进山通
知这伙即将成为他手中定时炸弹的土匪赶快逃

遁，以免落入官府的圈套而被一网打尽。然而，
罗豹报回的消息却让他十分震怒，他已经有了预
感，这颗定时炸弹怕是永远也不能引爆了，难怪
他听完罗豹的报告后要大发雷霆。

罗豹却是小心翼翼地低声问道：“他们的确
是蠢，但是陈星聚已经去了穹庄了，现在怎么
办？”

“怎么办？谁也救不了他们。你是怎么和他
们说的？我不是让你告诉他们这个时候不能轻举
妄动吗？”

“是呀，我已经把你的话告诉吴大当家了，
可是……”

玛士好像猛然想起了什么：“你，现在就
去，告诉吴阿来，不管在穹庄的人怎么样，他的
大队人马一定不能下山！快去吧！”

“是！”
罗豹正要起身离开，却又被玛士叫了回来

道：“回来！万一他真下了山，你就也赶到穹
庄，想法制造混乱，争取给他们创造个脱身的机
会，用你们中国的话说就是死马当成活马医吧！”
罗豹点了点头就匆匆离开了。

陈星聚的绝户计
日近黄昏，喧闹了一天的穹庄终于平静了下

来。陈星聚带领人马伏在山坡上的密林里，死死
地盯着这几个坐落在山脚下的村庄。突然，一个
土匪的身影从村头的一所民宅里飞出。

乐文祥起身就要冲出，却被身边的陈星聚拉
了下来，并对他做了个不能动的手势。

乐文祥不解，想问为什么，却又被陈星聚摇
手制止，只好又悻悻地趴了下去，同时自言自语
嘟囔道：“奶奶的，这是什么身手？怎么跑得比
兔子还快呀？”

（未完待续）

《沧海残阳》长篇小说连载（三十三）

■余 飞

唤醒 胡鸿丽 摄

主题：心灵的抵达 深情的回望
——王安忆笔下的上海风情

时间：3月22日（周五）晚上6:30
地点：李雪书馆二楼

参加要求——
参加人员提前阅读王安忆的文字，

带着读书心得到场；保持衣着整洁；需
关闭手机；不带10岁以下孩子。

文艺小方桌活动预告

微信：siying_289169909
电话：13783065109扫描此二维码可报名

■特约撰稿人 吴继红
一年四季，我最爱是春天，不仅因它的花红柳

绿，还因可赏春花食春菜。
宋代姜夔在《扬州慢》中曾说“过春风十里，

尽荠麦青青”，东坡先生也说过“时绕麦田求野
菜，强为僧舍煮山羹”。记忆里，最先露脸的就是
荠菜，刚出正月它就翠生生的迎风招展了。荠菜是
深受人们喜爱的一种野菜，俗名又叫地菜、清明
菜，它不仅味甘，而且色泽嫩绿，词家辛弃疾就有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的吟诵。每
年开春，我与小伙伴们一起挎上竹篮，漫坡遍野
地寻它们，打牙祭。挖回去之后，母亲把它洗净沥
干了水，掺了粉条、豆腐或打上两个鸡蛋剁了馅儿
包饺子吃，那份鲜美，现在犹自记得。

其次是车轮菜，《苤苡》中说：“采采苤苡，薄
言采之。采采苤苡，薄言有之。”苤苡就是车轮
菜，诗的意思是：“好新鲜的车轮菜呀，快来采
呀，谁采了归谁啊。”车轮菜学名叫车前子，可以

入药，我们挖回去之后，洗净晾干，可以凉拌了
吃，也可以晒干了当茶叶泡茶喝。

口感次一点的是灰灰菜、面条棵等，它们虽不
如荠荠菜鲜美，下到面条锅里却也别有一番风味。
还有就是白蒿，它不仅是味道鲜美的野菜，也是一
种药材，每逢清明之际，正是白蒿繁茂之际，上坟
祭祀的人络绎不绝，人们纷纷采集白蒿治病或解
馋。蒿的种类较多，在《诗经》中说“呦呦鹿鸣，
食野之苹”，苹即陆生白蕃蒿，俗呼艾蒿，而“于
以采蘩，于沼于让”，其中的蘩是指水生白蒿，《本
草纲目》 中的白蒿则为蒌蒿。“蒌蒿满地芦芽短，
桃花流水鳜鱼肥”，多么让人流口水的诗句，可惜
的是，我们那时候吃到的只有蒌蒿，没有鳜鱼。

还有就是生长在河边水畔的水芹菜，也就是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中
的荇菜，吃起来清脆爽口，别有一番滋味，远非我
们人工培植的西芹可比。试想，在那个风雅颂的时
代，有窈窕淑女采摘着参差荇菜，水芹和爱情的香
味一起在河面上随风飘荡。此情此景，如何不动
人？只可惜那个时候我们尚不识诗经之文雅，只顾
得顽劣和埋头采摘，一心想着满足口腹之欲，回想
起来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初春的野韭菜也是脆嫩爽口，野味十足，是我
们经常挖的，也是人们品尝春天调剂春天的上品，
唐诗人杜甫就曾留下“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的佳句，民语也说“三月新韭胜似肉”，读来令人
口水直流。在我们这里，野韭菜又叫“宅蒜”，因
生长在地头沟畔所以生得根大叶肥味鲜，采回去摊
煎饼、下面条都是不错的选择。

吃完了野菜还有各种花。春天一到，花儿开
了。最先出现的是构树的花，绿油油的、毛茸茸
的，小手指长短，洗干净直接拌了盐、面，上笼屉
蒸，吃到嘴里绵软香甜，看在眼里鹅黄碧绿，煞是
好看。其次是梧桐花、榆钱，梧桐花则先得用盐腌
渍，把花里的水分拧干，然后再拌面蒸，要不会有
一股涩苦味儿；吃榆钱时则有一番讲究，说是榆钱
饱了收成就好，榆钱瘪了收成就会不好。

在书上读到古人食花也是各显神通：樱花泡茶
或做成樱花酱，盐腌渍后做成盐渍樱花，还可以做
成樱花蜂蜜、搭配面包片，做饼，做团子，泡茶，
调酒；梨花过一下沸油，除去苦涩味，放糖来吃，
或拌面入笼蒸，再添精盐，麻油，食来清香宜人；
牡丹花做糕点、酿酒，或煎、炸、汆、蒸、酿，或
配以山珍海味做成牡丹银耳汤、牡丹花熘鱼片、牡
丹花里脊丝、牡丹花粥等清香怡人；还有桃花粥、
玫瑰花饼更是让人心生向往。

美食家“东坡肉”的创始人、一代文豪苏东坡
道：“蔓菁宿根已生叶，韭芽戴土拳如蕨，烂蒸香
荠白鱼肥，碎点青蒿凉饼滑。”

春天真好，一起来食春吧！

食 春

■费振海
韭菜和鸡蛋是生活中常见的食材，

韭菜炒鸡蛋是大家都再熟悉不过的一道
菜了。韭菜富含维生素和纤维素，对人
体有温补肝肾的作用，鸡蛋富含蛋白
质，可以补充人体营养，两者的结合非
常适合大众口味。我特别爱吃春韭炒鸡
蛋。每次吃这道菜，我都会想起奶奶，
想起1960年春天，奶奶让我吃韭菜炒鸡
蛋情景。

当时我三岁，正赶上农村集体吃大
食堂。粮食由生产队统一储存，大食堂
做好饭后按每户定量供应。大食堂定量
发放的饭菜少，大家都吃不饱，农民家
里没有粮食，散养鸡下的蛋要全部上交
人民公社。奶奶每次从大食堂打回饭
后，总是自己少吃，尽可能让我吃饱，
但由于饭菜质量差、数量少，我还是非

常瘦弱。奶奶冒着被批斗的危险，不知
从哪里弄到几根韭菜，并炒了两个鸡
蛋，把炒好的鸡蛋盛在碗里塞给我说：

“去里屋去吃，别让公社干部看见了。”
这是我第一次吃韭菜炒鸡蛋，香啊，太
好吃了！

1961年，公社大食堂解散了，鸡蛋
不用上交了，但是很多人家都舍不得
吃，吃盐、点灯用的煤油、火柴、肥皂
等都用鸡蛋换，我上小学用的作业本，
也是到供销社一个鸡蛋一本换来的。就
在这年的大年初三，奶奶带着遗憾去世
了。她去世后的七年多里，我再也没吃
过韭菜炒鸡蛋。

我曾把这个故事讲给儿子听，也讲
给 8 岁的孙子听，他们都觉得非常好
笑。但我笑不出来，它深深地印在我的
脑海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发清晰。

春韭炒鸡蛋

■至大至刚
灰条，老家常把它叫为“灰灰菜”。一缕春风

吹来，迎春花还在梦中，灰灰菜就顶寒破土而出
了。村院前后，田间荒野，见地就长，绿的芽儿
却披着灰纱，哥拉着弟，姐陪着妹，遍地为家，
很快长成灰绿的草，翠嫩的叶能碰出泪来。

小时候，每年冬走春来、青黄不接时，盼春
草的牛羊就往灰灰菜上扑。人哪舍得让牛羊抢先
吃了，便与牛羊抢，很快抢到了最鲜嫩的灰灰
菜。灰灰菜是春的恩赐，灰灰菜拌上白面蒸熟，
拌上香油和盐，调上酱油香醋和蒜泥，还没吃到
嘴，就让人口水涟涟了。

寒春有了灰灰菜，死寂的荒野复活了，饥饿
的村人不慌了，困乏的牛羊渡过了难关。作为

“救命菜”，灰灰菜自有它养人的功劳，还有解
毒、祛病、健身的功效，泻火通便，清热消炎，
止痒杀虫。小孩子拉肚子，身上长疹子，毒虫咬
起包，几把煮熟的灰灰菜下肚，或一把揉碎的灰

灰菜抹到疹患处，总有意想不到的奇效。
四方为家的灰灰菜，白花花的盐碱地上有

它，水汪汪的烂泥滩上有它，干渴的黄土高坡上
有它，江南的青山绿地里有它。

春走草老，灰灰菜不再是人的盘中餐和牛羊
喜爱的菜，便长成了小树般灰蒙蒙、粗而老的
草。灰不溜秋的一条子草不能吃又难看，人们也
就不再叫它“灰灰菜”，便叫它“灰条”。到了深
秋，“灰条”没人吃，羊不闻，驴不啃，名字叫得
更难听——“猪尿菜”或“猪菜”。

从灰灰菜被改叫为“灰条”时起，村前屋后
和田间院落的它们，便成了无用的杂草。

在都市里见不到“灰条”，便想念那荒野里森
林般的“灰条”。好在“灰灰菜”被变称为“灰
条”，主要是由于它灰色的外衣造成的，早春时它
嫩的肉并不灰，依然碧绿得如翡翠，它是活得很
自信的草。

“灰”，实在是灰条的一种自然和朴素之美。

灰灰菜

■特约撰稿人 韩月琴
我家平房顶上开辟了一片小菜园，去年秋，婆

婆撒下一包荠菜籽。春日一到，小菜园一片绿意盎
然，荠菜像伸了个懒腰似的，仿佛一夜之间都舒展
开了，绿莹莹的荠菜又肥又翠，像一群身着绿衣的
美丽仙子。

周日的早晨，阳光温柔地照耀着她们翠绿的脸
庞，晨风轻轻地抚摸着她们肥硕的身躯，我拿着一
把小铲子，轻轻弯下腰蹲在小沟背上，小心翼翼地
把她们一棵棵剜出来，生怕弄脏了她们绿莹莹的新
衣裳，细心地甩掉根上的泥土，择掉老叶，放进一
个大盆子里。我仿佛已经闻到了荠菜大餐的香味：
荠菜饺子、荠菜菜馍、荠菜煎饼……

春来荠菜香，不仅香在餐桌上，还香在诗词
里。南宋著名大诗人陆游在绍兴居住期间生活清
苦，他在房前屋后种植蔬菜以自给，也常从田野里
采来荠菜食用，因此，它的《食荠十韵》是这样写
的：“舍东种早韭，生计似庾郎。舍西种小果，戏
学蚕从乡。惟荠天所赐，青青被陵冈。”读着诗
句，眼前不由浮现出鲜嫩青绿的荠菜像层绿色的被
子一样遍布山坡的情景。这些荠菜被诗人采摘回
家，做成各种食物以果腹，集经济、健康、美味于
一身，怪不得陆放翁对它情有独钟呢！除了这一
首，在《陆游诗全集》中，还有很多有关荠菜的诗
作，如《春荠》“食案何萧然，春荠花若雪。”荠花
点点，淡香随风。这些诗作无不表达了作者对荠菜

的喜爱和赞美之情。除陆游外，描写荠菜的诗人和
诗作还有很多，比较有名的有宋代辛弃疾的《鹧鸪
天·春日平原荠菜花》：“春日平原荠菜花，新耕雨
后落群鸦。多情白发春无奈，晚日青帘酒易赊。闲
意态，细生涯，牛栏西畔有桑麻。青裙缟袂谁家
女？去趁蚕生看外家。”荠菜花开满田野，作者对
它寄予了深厚的感情。明朝盛彧的《春日出南野》
里，我最喜欢的一句是“土融麦根动，荠菜连田
肥”，透过文字，我仿佛能够看到微风吹拂下的麦
田，逐渐返青的麦苗用力伸了个懒腰，准备铆足劲
儿生长，散布在田间的荠菜已经舒展开了肥嫩的叶
子，在春风里招摇。

春风吹，荠菜香。

荠菜香

■释然
春二月，暖风

吹，大地松动，就
算时不时来个倒春
寒，依然阻挡不了
韭菜露头……

从 去 冬 开 始 ，
经霜冻的韭菜就不
割了，让它们自然
在 寒 冷 中 萎 下 去 ，
将营养全部逼回根
部，等的就是春来
有力气往上长。乍
暖还寒，那韭菜就
像 冻 红 的 手 指 头 ，
自带紫红瘢痕，独

特的香味就是这根部发出，营养也都攒
在这里。

母亲很勤快，小时候，家里的韭菜
地整得好，临渠一块地，两张席子大
小，明显高于路基，土细如糠，家里聚
的鸡粪、猪粪、稻草灰都要倒在这块地
上。菜地在村外，从家走要二十分钟，
母亲还是隔一两天就跑一趟。侍弄好这
块地，家里七八口人就不会吮筷头。一
年四季，三季都不愁菜吃。

韭菜还有好“人缘”。韭菜炒番瓜

丝、炒茄子丝、炒土豆丝、炒辣椒丝，
韭菜炒丝瓜、炒冬瓜皮、炒毛豆米、炒
蚕豆瓣子，韭菜炒海带丝、炒地踏皮、
炒粉条……和谁都合得来。

自己一个人吃饭时，我喜欢做韭菜
炒毛豆米。毛豆米先在锅里煮一下，煮
的时候放点油盐，保持色泽青碧。熟后
盛盘待用。铁锅放菜籽油，油沫泛起，
倒进韭菜，急火猛灶，三下五除二，韭
菜略变色，就把毛豆米倒进去翻炒。这
个菜讲究一个快字，下锅出锅都要快，
韭菜一烂就不好吃了。

客人踩着饭点来了，咋办？土瓮里
摸几个鸡蛋，洗一把韭菜，做个韭菜涨
蛋。韭菜切碎，放盐，打几个鸡蛋，搅
拌，倒在油锅里，慢等焦香。看鸡蛋涨
成糕，整个翻过来再等另一面。两面都
烤好，起身，用刀划块，箍水，放调
料，煮沸，韭菜涨鸡蛋就成了。韭菜
香、鸡蛋香、菜油香，经过煎煮融合，
绝对能把馋虫勾出来。

前天，老家来人，好长时间不见
面，就带他们下馆子，酸菜鱼、麻辣
鸡、羊肉炒、大虾点了一桌，问老家的
人还需要什么？他们说韭菜炒辣椒来一
份即可，其他要不要都行。

这韭菜呀，还真是少不了。

韭
菜
滋
味
长

舌尖上的春天■特辑


